
9月2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做客2026名人
大讲堂，为成都医学院师生与线上观众
带来主题讲座《殷墟：中华文明探源的
基石》。何毓灵围绕殷墟出土甲骨文、
青铜器、宫殿基址、手工业作坊等遗存
展开解读，阐释商代礼制文明、文字系
统、手工业技术与社会结构，展现殷商
文明的发达面貌与多元一体特质。身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殷墟考古队队长，何毓灵长期扎根一
线，深耕夏商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甚丰。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自1928
年启动发掘以来，近百年考古工作，逐
步还原三千多年前中华青铜文明的鼎
盛图景。在考古学界，殷墟素有“中国
考古学人的摇篮”之称。

正式开讲前，在名家会客厅环节，何毓
灵与主持人海光对谈，为讲座进行导讲。

何毓灵用三句话阐释“中国考古学

人的摇篮”这句话形成的背后缘由：“第
一，殷墟代表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近
百年发掘，基本还原了这一青铜鼎盛阶
段的文明样貌；第二，现代考古学最初
传入中国时存在水土不服，李济、梁思

永等学者来到殷墟，边发掘边实践，由
此催生中国现代考古学，殷墟是中国现
代考古学的试验田；第三，早期国内考
古从业者数量稀少，一代代考古人在殷
墟成长。如今不少考古学者向上追溯

师承脉络，都能和殷墟产生关联。”
来到四川开讲，三星堆自然是绕不

开的话题。谈及三星堆考古进展，何毓
灵表示，他一直密切关注，也十分羡慕四
川考古同行取得的成果。三星堆近年发
布的多项重大考古成果，持续引发大众
对古蜀文明、中华上古文明的关注，殷墟
与三星堆的研究，彼此可以相互参照。

在他看来，三星堆与殷墟大致处于
同一青铜时代，二者在青铜铸造工艺、
矿料、玉器等方面存在不少共通之处，
但文化面貌差异显著。“目前我们看到
的三星堆遗存，大多和祭祀、信仰相关，
展现的是神性场景，并非古蜀普通人日
常生产生活的实物，这也是三星堆器物
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原因。未来二三十
年，如果能够发掘更多反映古蜀人衣食
住行的生活遗存，大众对三星堆文明的
认知会更加完整。我们期待三星堆考
古持续带来新突破。”何毓灵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报道

当你向一名河南人征求意见时，他
会回答“中”或“不中”。“中”字的原意表
示方位，但随着语言的发展，它成为了
一种承诺的象征。古有天下之中，今有
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中国”一词最
早见于西周早期的何尊，而在我国的考
古发掘中，或许有一个和“中”最接近的
地方，那就是殷墟。

9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站长、队长何
毓灵做客名人大讲堂，在成都医学院带
来题为《殷墟：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石》的
讲座。他从“天下之中”殷墟说起，为线
上线下的观众生动梳理了殷墟为何能
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坐标和基石，并从
殷墟的宫殿、王陵、交通、百工、青铜、文
字等领域，系统解读了这座三千多年前
都城的重要地位。

百年殷墟考古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起点

何毓灵先从中华文明起源的宏大
格局讲起。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并非单
一中心线性展开，而是先呈现“满天星
斗”的格局。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牛
河梁、石峁古城、陶寺、宝墩、良渚等区
域文化蓬勃兴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
各放异彩。

随后，文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正
所谓“月朗星稀”，以夏代都城二里头遗
址为代表，二里头文化异军突起。二里
头文化向四方传播，最远甚至影响到了
越南等地，当然，也影响到了成都平原
的三星堆文化。何毓灵用今天年轻人

“追星”作比：人们喜欢某个明星，往往
认可其承载的文化价值；二里头文化的
牙璋等器物之所以远播，就在于被赋予
的文化价值、礼制和权力被认可。

由此，“天下之中”的观念开始形
成。在西周早期，何尊铭文上最早出现
了“中国”二字。这种中心的观念从夏
商时期开始，逐渐由地理方位之“中”，
变成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
也正因如此，古代王朝更替要“逐鹿中

原”，以获得正统性和合法性。何毓灵是
河南人，他特别提到，河南人今天说的

“中”这个字，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表示，这
些都是中华文明向心力的生动展示。

何毓灵提到，自1928年殷墟开始考
古发掘以来，已近百年，殷墟建立起比
较完善的、系统的考古学体系，因此可
以为其他许多考古发掘现场提供对比
的材料。“很多考古遗址，需要以殷墟作
为基点和起点来进行前后左右的参照，
这也是殷墟百年考古最重要的贡献之
一。”何毓灵认为，从已知求未知，殷墟
便成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基石。

详解商王世系表
纣王原来不叫“殷寿”？

殷墟是商王盘庚迁都之后商晚期
的都城，要讲殷墟，首先需要了解商王
的世系。

何毓灵介绍，《史记·殷本纪》中记
载的商王世系表，与甲骨文上所罗列的
商王世系几乎一模一样，仅有细微差
别。这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司马迁
写《史记》时，距离商代已将近一千年。
我们常讲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有的书都
被烧掉了，司马迁写《史记》时，一定还
有重要的文本文献作为参考，否则写不
出如此“真实可靠”的《殷本纪》。而司

马迁家族，父辈就是掌管典籍的，相当
于图书馆馆长，他一定看到、收藏了大
量重要典籍，因此才能几乎不差地把商
王世系表罗列出来。

在一段小故事后，何毓灵开始讲述商
代的王。商代共经历500多年31王，而
殷墟是从第20王盘庚开始，他迁都到了
殷墟，这座城一直存续到第31王，也就是
大家熟知的纣王。如果用500多年来做
一个平均数，商代每位王大概在位不到
18年，但商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

“不过也有很厉害的个体，那就是
第23王武丁王，他是商代鼎盛时期的代
表。殷墟最漂亮的青铜器、已知甲骨文
的一半，几乎都出现在武丁王时期，而
武丁王在位59年。”何毓灵说。

同时，他还生动讲述了商代两套王
位继承制度：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两
套制度并行，容易引发王室内部的血腥
斗争，因为谁都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亲
儿子。所以从商王武乙开始，王位继承
发生了改变，不再兄终弟及，一直到西
周以后，宗法制度开始产生。

何毓灵特别纠正了一个大家耳熟
能详的说法。有的《封神》影视作品把
纣王叫“殷寿”，何毓灵认为，其实这并
不准确。商人是子姓，纣王活着的时候
准确的写法应该为“子受”。这些名字
背后，是商代独特的姓氏、庙号与祭祀

制度。

出土大量青铜器
殷墟是一个“工业化城市”

在解读了商王的世系后，何毓灵从
殷墟的位置、宫殿、王陵、交通、百工、青
铜、文字等多个领域，系统解读了殷墟
的重要地位。

殷墟的王陵规模相当惊人，加上墓
道能达到将近1000平方米，深度最浅
近10米，最深达15米。何毓灵说，在商
代仅一个王陵墓室就要挖出几千立方
米的土方，其工程组织能力可想而知。
有人把殷墟形容为“向下修建的金字
塔”，他认为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殷墟的交通同样具有划时代意
义。何毓灵提到，马拉车最早在殷墟出
现。马车传入中原后，首先影响了中国
的交通史，尤其是太行山以东一马平
川，马车不用修路就能跑，人群快速流
动、快速融合，同时还对中国的战争史
带来极大影响。

殷墟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
人口大约有15万，大量的人从事各种手
工业生产。考古学家从殷墟发掘出土
了大量带有家族族徽的青铜器——制
弓箭的、造船的、酿酒的、造车的等。甲
骨文中称这些手工工匠家族为“百工”，
商代还设有专门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官
职，名为“司工”。何毓灵说，商人将百
工们集中管理，甚至有自己的“工业园
区”，所以他常常说殷墟是一个真正的

“工业化城市”。
诚然，殷墟最受到世人关注的自然

是甲骨文，何毓灵也着重提到了文字对
于中华文明血脉基因传承的重要性。
他还从环境和土壤角度，解释了为何能
在殷墟发掘出大量的甲骨，而没有发掘
出木简。“我认为，殷墟应当也有木简，
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北方是碱性
土壤，骨骼不易腐烂，所以殷墟的甲骨、
人骨、动物骨骼能保存下来，而木简却
难以保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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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会客厅·对谈

2026名人大讲堂

中华文明探源 为何以殷墟为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系统解读这座都城的重要地位

何毓灵：期待三星堆考古持续带来新突破

9月23日，何毓灵在成都医学院开讲《殷墟：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石》。

何毓灵（右）与主持人海光对谈。


